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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五周年纪念专题讨论·中国经济世纪论坛（之二） 

国有企业改革 

    讨论会由林毅夫教授主持，发言者有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江小涓、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

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张维迎、香港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助理教授肖耿和北京大学中国

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姚洋。 

江小涓首先发言。她作为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中国有企业改革部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向听众介绍了有

关情况。此次决议的论述与中央历次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提法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从目前大家对文件

的理解来看，与文件的精神还有一定的距离，解释一下是有必要的。具体讲，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企改

革有下面一些新的思路。第一，以往搞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的都是试点企业，这次明确提出要在整个

国有经济中推行股份制改革、引入现代企业制度，这是一个进步。第二，文件指出，即使在国有资本要

控制的领域，也允许、甚至鼓励搞股份制。第三，推行现代法人公司治理结构是大势所趋，不要再强调

中国特色，而是应该全面接受国际规范。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就是在企业的管理中要发挥董事会对重

大决策的决定权。第四，允许国有企业资产存量的流动，上市公司减少国有股，非上市公司国有资产变

现，这与以前国有企业只能进行增量调整的提法有很大的不同。第五，尽管对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

给出明确的方向，但这是因为实践中还缺乏成熟、有效的经验，经济中也没有形成具有监督、管理资产

运营能力的投资主体，文件在这里不下框子就是为了让实践来解决这个问题。第六，文件没有提国有企

业的退出问题。主要是考虑到企业是破产还是兴旺应该由市场来决定，不能说一定要有多少国有企业必

须破产，文件的精神是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让市场说了算。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的国企改革的文件有很多，而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的特点在于发展股份制、鼓励竞

争。它强调得非常到位，即使十年以后再看也得承认这份文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当然，决议离大家

的期望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看待问题不能太片面。应当说这是一次很大的进步。 

余永定接着发言。他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就与张维迎教授有过关于中国经济的

讨论。当时维迎说，中国没有宏观问题，经济的症结在微观机制。将近十年过去了，从自己研究的体会

看，不得不佩服维迎的远见。事实上，中国经济的问题还是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的问题，如果在这个方

面没有大的突破，仅仅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者一些短期的行为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我是从事世界

经济研究的，因此想从国际经济比较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我去泰国考察，发现泰国经济中

所存在的问题与中国何其相似。泰国经济有严重的不良债权问题，根据他们的统计大概占GNP的47.1%，

结果与中国一样也是出现了企业的策略性逃债，然后是银行惜贷、货币供应量萎缩、经济不景气。他们

的解决方法是银行的债务重组，即银行与企业进行谈判，重新确定企业还款条件，主要是降低利率、延

长期限和削减还款额。银行认为坏帐的增加是由于宏观形势不好造成的，因此它相信过了这段时间情况

会好转，而债务重组在短期内使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得到了改善，而且也避免了政府的干预，在银行看

来这是流血最少、成本最低的一种办法。可实际上，债务重组后不久坏帐又出现了，许多优良资产又变

成了不良资产。原因很简单，债务重组没有触动企业的经营机制，单纯的减轻负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因此说，宏观问题与微观的经济机制是息息相关的。这对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的经济现实是有所帮助的。 

张维迎的发言围绕着产权展开。第一，重复建设与产权的关系。重复建设有两种，一种是无意识的，是

由于投资者对市场情况不了解而盲目投资造成的，这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另一种是国有产权下地

方政府出于对权力、资金的争夺而有意识进行的重复建设。我们观察到的大多数重复建设属于后者。这

是因为在现有体制下官员获得收益的唯一途径是得到企业的控制权。五个汽车厂只能任命五个总经理，

而五百个汽车厂就可以任命五百个总经理，所以官员有不断进行重复建设的内在驱动力。第二，目前所

谓的恶性竞争也是产权问题造成的。国有企业经理的收入和成本是不对称的：企业赚钱了，经理的收入



 

就增加了；企业亏损了，负担是国家的、社会的。所以，国企经理可以把价格压得很低，进行恶性竞

争，从这个意义上讲竞争不是一件好事，它造成了我们对资源的过度消费。第三，由于国有产权的特殊

性质，不存在合法正常的国有企业控制权市场，使得国有企业的内耗严重，一个经济单位成了政治斗争

的舞台。第四，商业道德的核心在于牺牲眼前利益、关注未来利益，这是经济单位之间长期、动态博弈

的结果。而在国有产权下企业的经营行为变成了“一锤子买卖”，经营者的行为短期化，长此以往会败

坏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第五，国有产权下私人对自己的资产没有安全感，同时政府具有任意改变政策

的权力，这样经济参与者无法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投资无法得到保证、经济的整体绩效也不会得到

提高。第六，市场竞争不但选择生产技术也选择最有效率的制度，一个事实是，地区间的竞争导致国营

企业的民营化。第七，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为了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有很多提法，但是我

们不能为了短期的利益牺牲长期的制度建设。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只是为了刺激内需，干脆就宣布

人民币年底作废，那么需求自然就上来，可这对我们的经济的长远发展有什么好处呢？ 

肖耿接着发言。风险是经济生活中非常核心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在处理风险上很成功，它是让

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来承担风险，这样风险就在全社会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分摊，有助于整个经济系统的稳

定和效率提高。而国有产权的无效率就表现在它把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在国家手里。这样，实际控制着企

业的经理没有风险意识，也没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概念，造成了事实上的产权私有化、债务社会化。对

于企业改革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只说卖掉效益不好的国企，而对效益好的企业还是要抓在手里，这

就是缺乏风险意识的表现，说到底就是没有把企业看作是一种风险。股票不在价值最高的时候脱手，难

道非得要等到它跌到最低点以后才卖吗？现在好的国企谁敢保证十年、二十年以后还是好的？当然，现

在的国企是没人愿意买的，只有国家把企业的债务和人员安置全部包下来，这种情况才能得到根本的改

变。不但企业要卖，对于以后国家的投资也要做限制，这是因为国有制是一种比较低效的制度安排，所

以最好把国家的投资限制在30%以下，这样才能提高整个经济的绩效。 

姚洋最后发言。他从国有企业的反面－私营经济的发展来谈国企问题。今年7、8月份，中心和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合作为世界银行和国家经贸委做了一个关于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调查。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的

狭义的私营经济——个体户和私人企业——已经解决了中国7000万人的就业。在1998年，私营经济的

GNP占全社会的37%，超过国营经济的35％的比重。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最大的结构性变化，是一场以

改制为过程的、悄然的产权革命和与之相伴随的私营经济的大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从80年代中期以来搞

了这么多年效果并不好，而私营经济从90年代初开始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非常迅速的发展，而这种发展

是在整个私营部门非常缺乏资金的条件下取得的。长期以来，我们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国有部门的改革

中，而对经济中真正具有活力的私营经济却关注不够。面对私营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是到了应该转变

观念的时候？ 

改革的目的之一是确立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只是一种选择机制，它可以筛选出好的企业，但不能保证

可以提高某一类企业的经营效率。我们不能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帮助国企走出困境，而应定位在引入竞

争机制上。既然是竞争，就肯定有一个退出的问题。现在国有企业的破产还很难，而缺乏退出的压力正

是企业改革难以奏效的原因之一。发展私营经济可以增加整个经济对国有企业破产的承受能力：既可以

培养出新的投资主体来收买国有资本，又可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解决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因此，无论

是从资源的有效利用来看，还是从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来看，发展私营经济、对私营经济提供平等的待遇

都是必要的。 

主要发言之后，与会专家之间以及听众与专家之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江小涓问张维迎，如果把一切归结为产权问题，那么如何解释各地的恶性竞争中有很多并不是由国企，

而是由乡镇企业进行的呢？张维迎回答，重复建设有两种，一种是无意识的，由于投资者对市场情况不

了解而盲目投资造成的，这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另一种是国有产权下地方政府出于对权力、资金

的争夺而有意识进行的重复建设。我们观察到的大多数重复建设属于后者，但也不能排除前一种恶性竞

争的存在。 

有记者问张维迎，在产权方面，信心是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能使企业家产生信心？张维迎指出，一切破

坏游戏规则的做法都是对产权的侵害。从历史上看，政府行为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英国也是在光

荣革命之后才逐步确立起议会对王权的限制，不再允许国王随意向市民征税。所以说，只有市民社会的

建立，市民拥有了政治决策的权力，才能对政府任意改变游戏规则的做法进行限制。姚洋补充说，政府

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事情，提高企业家的信心，因为政府是唯一可以保护产权的机构，规范它的行为对

企业家信心的建立具有关键的作用。 

有人问江小涓，为什么十五届四中全会的文件没有明确的讲把企业推向市场，彻底放开对国企的控制？

江小涓说，文件与以前的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并不是说就没有不合意的地方。但建设性的态度是看

到我们的政策正越来越宽松、越来越合意。 

听众和专家还讨论了其它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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